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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少数民族法文化是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中国习惯法体系

中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其对当今民族地区和广大的少数民族仍有重大影响。满族

法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元。在历史上满族及其先民先后建立了渤海、金、清等政权，

对北方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有着重要影响，其习惯法与制定法也深深影响了中华法系

的发展与形成。从现实看，满族是中国人口数位于第二的少数民族，满族传统的八旗制度和氏族穆

坤制度虽已成为历史，然而满族法文化在习惯法层面仍规范着该族群的成员，这一点在东北等地区

满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多有体现。因此探究满族法文化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特征、功能、现实表

现对认识满族法文化在中华法系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当下满族法文化的研

究，也对探讨民族法、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价值。

一、对满族法文化活态的解析

　　法文化的内涵渊源于文化。由于文化概念的纷繁复杂，与此相对应的法文化概念也是见仁见智。

就研究而言，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不同的定义，关键是首先要厘清其内涵，避免认识上的模糊

不清。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把法文化看作是法律现象和过程的总和：“所谓法律文化，是指有关法律意

识、法律规范、法律设施、法律技术等一系列法律理论、实践及其成果的总称。”1）应该说一个社会

的法文化包括了该社会或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价值的法律智慧、知识、经验等精

神文化遗产或法律传统。

　　“根据以往的经典社会学理论，我们今天的生活样态源于我们身前的历史，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

某种因果继承性或表现出逻辑上的必然性。我们只不过是生活于我们祖先创设的同一个故事的现在

进行时态之中。”2）所以法文化是活在当下的，它一定会以某种样态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或行为中，进

而存在于社会之中，且这种文化样态与该民族的历史传统有密切的内在的关联性。这里引入“活态”

这一概念来说明，在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里，每一种文化都是由各种独具特色的样态综合而成的复

 1） 赫然：《法文化一般理论探析》《长白学刊》2007年 6 期、第81页。

 2） 魏治勋：《市民社会情境与民间法话语》，《民间法》第二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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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而且每一种文化都会不断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或是产自本土的，并且依照它自己的

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从新的朔造3）。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活态是指“社会系统是开放

系统,他的内部和外部进行着频繁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以维持自身的新陈代谢即活态有序。”

从法文化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活态是指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中“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在传

承与创新的交互作用下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动态的存在状态。满族法文化的活态就是满族作为一个

族群其法律价值观及法律传统等在当下社会的存在状态，且满族的法律价值观及法律传统是开放

的，在社会系统中表现为传承与创新的交互作用下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动态存在状态。

　　首先，满族法文化活态研究是以当下生活在中国广大农村与城市的满族家族和社团为对象，例

如关姓家族、杨姓家族、满蒙学会等（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满族法文化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

用了 2年多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对东北农村的满姓家族及成都的满蒙学习委会进行较全面的跟踪

调研，掌握了满族人民在当下围绕其民族文化，特别是法文化方面的活态表现的一手资料）。考察研

究满族族群的各种制度的法文化特点、以及相互关系，进而分析其实际的功能、作用和价值。

　　其次，满族法文化活态研究在时间线段上强调是满族的现在状态，同时也要考虑到满族作为族

的未来发展规律和可能性，试图通过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把握满族法文化的属

性和规律。

　　再次，分类是进行法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满族法文化的活态在当下的中国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可以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在课题组所进行的法文化活态研究中，以法文化的内涵为标准，对满族法

文化的活态进行了类型化的分析，从而比较清晰的呈现了满族法文化的现实存在状态。

二、满族法文化的活态表现

　　所有的文化都具有社会传承的特性，时代的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均会使文化发生重大的

变异。满族法文化也是一样，它伴随着满族的历史发展而不断积淀、变迁，至今仍然鲜活地存在在

满族人民生活中，并且发挥着积极地作用。课题组总结归纳出宗教信仰、说部、组织形态、家规、

继承制度五种当下满族具有代表性的活态。

（一）　满族的宗教信仰

　　宗教和法律制度作为社会的重要规范，二者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依存关系，法律制度与宗教都具

有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的特质。人的法律情感有赖于宗教教规的养成，宗教的内容往往也具

有法律的要素。根据可靠的史料记载以及地下发掘的遗物，我们可以了解满族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是

萨满教。萨满教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关于灵魂观念的认识，它作为一种原生宗教，除了中国的东北

三省、内蒙古等地区外，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加拿大、美国等也都可以寻找到萨满教的印迹。

满族萨满教包括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与这三种崇拜相适应，满族萨满的祭祀中主要

供奉三大类神灵：自然神袛、动物神袛、英雄祖先神袛。其教义是通过口述的形式传承，没有文字

 3） ［美］克鲁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历史》序，载于《满族文化模式》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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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的。同时，萨满教在满族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日常生活、明断是非、出军作战无不依靠萨满。

萨满通神之举，族人虔诚的允诺等等都鲜明的反映出具有浓厚的宗教特征。

　　今天的满族的集聚地区，仍然信奉萨满教，而且一直延续原来的仪式，程序严谨、场面盛大，

如原居住在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沿岸的满族徐姓家族，奉祭的神袛最初有200多位，迁过黑龙江西岸

后，其生计中渐增农事、牧事、所奉祭的神袛又增200余位，每逢祭祀请神时，排神达500之多 。在

萨满请神之前均有“排神仪式”，“跪在七星斗前祈祷，逐一宴请神灵”，神灵之多表达了 “万物有

灵”的宗教观念，它说明满族人是用“灵”去解释一切事物、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去寻求灾难的合

理化解释。体现出神意是最高的裁判者，是萨满裁决合理性解释的根源。综上可以得出，满族人将

其思维同生存的自然环境互相融合，更多的是为了避免无法预料的生存危机。其结果就是满族法文

化理念被宗教价值渗透，族人自觉的用行动来实现这种被宗教教化了的法文化价值。满族作为一个

族群，有共同体存在的价值基础，其为有序的社会进化形态提供了前提，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族人的认同感就是其价值功能的体现。

（二）　满族的法文化载体—说部

　　满族民间说部，渊源于历史悠久的民间讲述形式——“讲古”。讲古，满语叫“乌尔奔”，是传

说或故事的意思，即讲述本民族特别是本宗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在入关前，满族几乎没有以

文本形式记录本民族历史的习惯，当时人们记录历史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部落酋长或萨满来口传

历史，教育子孙。讲古，就是利用大家最为喜闻乐见的说书形式，去追念祖先，教育后人，籍此增

强民族抑或宗族的凝聚力。在这里，讲古已经不是一种单纯性的娱乐活动，而是一种进行民族教育、

英雄主义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今天满族说部有了新的变化，它已经由满学家整理抢救，

变成文本的形态，留给后人传阅。目前《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第一批共11部10卷本，第二

批丛书14部470万字即将推出，第三批丛书预计有400至500万字。从法文化的角度看，满族说部的传

承呈独特的演化模式：由口传到书写的利用，从氏族秘传到共同地域的广泛传递，由满语演唱到满

汉混合语的演述，从而实现了多族群的共享。

　　在满族说部中，讲述了大量的涉及满族法文化的内容。例如满族传统说部《乌布西奔妈妈》中

关于古德罕的审判的记载。“古德罕、哈哈济 , 端吉给孙勒勒——古德罕小子 , 你恭恭敬敬听啊 ! 

我是奶奶神主佛伦丹珠其妈妈 ,  奉塔其乌离星神赶来劝尔行 :  ……古德罕匍匐在地 ,  泣不成声。

众族人聆听神训, 个个热泪盈盈。乌布西奔又敲响皮鼓, 侍神人命古德罕验身、冲入火坛, 古德

罕早已忘却畏惧 , 犹如祖神在身 , 高唱着 :“众神啊 , 祖灵啊 , 验示我的赤心吧 ! ……神明我

——在公判孰是孰非, 乌咧哩, 孰劳孰能, 乌咧哩, 公共平平, 乌咧哩, 准准正正, 乌咧哩, 

不差发丝半根 ,  乌咧哩……又跪倒神明前 ,  听众裁判。乌布西奔做手语 ,  助神女萨玛们高声传

谕 : 乌布西奔的萨满已问过乌布逊神灵 , 古德罕是信得过的乌布逊好子孙。乌布逊族人们‘答应 ! 

珊音 ! ’”从上面对古德罕的审判过程中 , 可以清晰地看到满族宗教法律文化的印迹。可见，满族

说部中蕴含着丰富的满族法文化，而且这种法文化通过满族说部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将继续传承并影

响着满族人的心理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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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满族的组织形态

　　组织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组合而成的有机体，一般包括目标、有机

结构、人群等要素。民族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血缘、地域等自然联系而形成的人类群体性、组织性交

往的基本单位，民族的形态、规模以及各民族间的关系均内在地决定于人类群体性、组织性交往形

式本身。

　　由于满族人源自旗人，他们更加重视组织的作用，组织纪律的意识较强。尽管满族散居在中国

的各个不同地域，但是其重视组织的意识仍然有很突出的表现。目前全国各地仍鲜活地存在着不同

形态的满族组织形式，有穆昆制度、各种民间协会、以满族文化为载体的文化公司和经济实体。例

如穆坤制度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亲族组织形式，穆坤作为族长主持着族内的公共事务，祖祭、修家谱

等，穆坤的产生完全采用族人民主推荐的方式，一般是比较有威信的年长者，而且穆坤完全是义务

的承担族内事务。同时在家族内部还有萨满、锅头等分担各种职能的人，体现了作为族的组织体的

存在。

　　现代还有以民族联合形式存在的委员会，其中成都的满蒙学习委员会最为典型。1957年 1 月为

了便于组织满族、蒙古族群众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团结教育大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为

民族谋福利，经过成都市委统战部和民族主管部门批准成立了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简称满

蒙学会）。满蒙学会下设办公室、宣传教育组、房地产管理组、财务组。其宗旨是在党和政府领导

下 ,  团结联系成都市满族、蒙古族人民群众 ,  热爱祖国 ,  遵守国家法令 ,  增强和促进社会主义

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 ,  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 ,  为全市满族、蒙古族人民办实

事。满蒙学会成立以后,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 为全市的满族、蒙古族人民服务, 做了一

些有利的事情 ,  为民族团结事业做出了贡献。如宣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  积极支援城市建设和旧

城改造 ; 开展生产自救 ; 设立和发放奖学金及助学金 ; 开展业余文化教育 ; 慰问孤老 , 奉献爱

心 ; 征集、撰写文史资料等。

　　成都市满蒙学会作为全国唯一的由满族、蒙古族两个民族联合成立的少数民族社会组织，在研

究上述民族社会团体在民族关系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少数民族社团是促进民族和谐关系成

功案例，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在发展和自我完善中，履行社会责任，在传承满蒙民族文化等

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课题组的调研来看，目前满族的组织形态依托于本地区民族文化传统，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呈现出与现代社会和谐共生的态势，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强的适应性。

（四）　满族的家规

　　家规是指家庭全体成员所接受的行为规则或标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规既是劝诫规范家人

的行为家族规范，又是处理家庭事务的准则。家规对社会的稳定，家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家规适用于整个家族，即适用于同一祖先繁衍的同一姓氏的后裔，是

同宗家庭共同遵守的法规。其在内容上除了规范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外，还涉及同族家庭之间的伦

理关系，以及全族公共事务的管理。

　　满族同样也有以姓氏宗族为单位的家规，它是满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是同姓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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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一方面规范家庭成员间的人身财产关系，另一方面还涉及家庭教养，家族

祭祀，婚丧嫁娶等活动的仪式程序。从课题组调研情况看，在东北满族聚集地区，一些大姓满族氏

族中家规仍然传承着，而且在大型的家族活动中，都会由家族中的长者向晚辈讲述，发挥着教育、

规范族人的作用，如辽宁省东汤河《刘氏宗谱》记载三世祖刘文双为民国初年人，是东汤河《刘氏

宗谱》祖坟地立祖人，也是刘氏厨师的创始人，他为后世子孙订立的家规其中一条为：“从严教徒，

一丝不苟”，充分体现了其职业特点和身份要求。四世祖刘鹏程在继承父辈从严教徒家训的基础上，

“制定了三条铁的纪律。第一，从开菜单开始到备料加工制做、代用菜等都要为雇主节省；第二，在

收工结算时，不准收要规定的工钱、赏钱以外的钱或物；第三，离开厨房时工具包里不准带一包酌

料和一根肠、一块肉。”4）进一步细化了作为家传厨师的职业要求和职业道德。及至解放后，刘氏家

族的族规也发生了适应时代的变化，五世祖刘玉玺要求后世子孙：“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靠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好！是党的富民政策使我们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吃水不忘挖井

人’，要敬党爱业（务），报效党、报效祖国！”这一族规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普通满族百姓家族对

党的感谢并立志报效党和祖国之情。及至六世孙刘树桐对后世子孙的要求则重点体现在做人立德方

面，他说：“德是治身、治家、治业之本”，刘氏子孙经商营业也应该“尊法守信讲道德，货全物真

可退换，利薄价实不欺骗。”这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下诚信做人和诚信经商基本要求。

　　可见，满族家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成文家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也必须反映和适应

时代的变迁。原来以调整氏族的人身财产关系为主要功能，现在则转变为以教育子孙后代遵纪守法、

孝敬老人为主要功能。作为家规的强制力已经衰落了，但作为劝诫的教育功能仍在发挥作用，而且

其家规的内容也体现出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

（五）　满族的继承制度

　　继承是对于死者生前财产的权利和义务的承受。继承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历史上由于

满族与汉族生活环境上的差异，所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继承制度，汉族是长子继承制，而满族则是

幼子继承制。随着时代的变迁，满族人的这种习俗已经逐渐示微，但是在一些较为传统的满族家庭

仍然保持着这种习俗，而且在很多满族人的思想意识中仍认为如果可能他们还是要坚守幼子继承的

方式来处理身后的财产。例如课题组曾经采访的满族关云蛟老人，他有五个子女，两个儿子三个女

儿，他至今已有七十八岁，但是他们夫妇一直与小儿子共同生活，他表示在他死后他的房屋等财产

将由他的小儿子继承；在课题组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许多满族老人在观念上仍然认可幼子

继承制度，他们讲：“满族人由于生活艰苦，为了生存儿女长大都要自立门户，唯独家庭中的小儿子

因为年龄最小会留下来和父母一起生活。现在都是独生子，就不讲这个了”，当问及如果有多个子女

他会怎么做时，一般均表示会选择与幼子共同生活和继承。由此可见，幼子继承作为一种制度，在

满族人的社会里已经衰落，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它依然对满族人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不

会马上消失。

　　对满族现状的考察，表明满族的各种文化形式从内容到功能都随着时代在发生变化，满族自身

 4） 摘自东汤河《刘氏宗谱》，原文即是如此，忠实摘录。



― 24―

的法文化传统也在迎合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中，逐渐形成了新的传统。在文化多元的今天，我们应正

视多元文化和多元法律，应该重视各种文化自身的特点，发挥多元文化的自身优势，因势利导，实

现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满族法文化的发展趋势

　　法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思维模式沉淀的结

晶，它渗透到每个社会成员的血脉之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心理态势。各民族的法文化中总有一些亘

古不变的东西，它体现着法文化的稳定性。同时，各民族也在不断修正、发展、变革自身的法文化。

有学者认为，造成文化变迁的原因不外乎：（1）由于环境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内部需求。（2）由于与

其他群体接触而受到的外部影响5）。文化的原因在于此，法文化的变迁原因亦同。法文化的发展在本

质上是一种调适，这种调适使一个民族的法文化能够与时代的特征相契合，与自身的发展步调相一

致。满族法文化的未来发展也必定遵循这种规律，不断传承、变迁。

　　满族法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清朝灭亡、民国混战、文化大革命的断裂之后，其民族特性虽

然已经损失严重，但某些独特的民族性仍然坚强地保存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满族法文化存在的载

体，这也是很多少数民族法文化能够留存的共同原因：

　　第一，独特的满族法文化蕴涵于习惯法中，习惯法的生命力要远远大于官方法律，其往往不会

受到政权更迭的影响。例如，幼子继承制，长子析居，幼子守户是一种源于渔猎生活的习惯，当孩

子陆续成家建立家庭时，都可以从父亲那里获得一份家产，最终幼子成为父亲产业的继承人。

　　第二，独特的满族法文化理念蕴涵于文学作品中。满族说部是满族的重要文化载体，作为一种

文学形式，其在现代社会正在从放异彩。满族说部中所蕴含的满族人民注重礼仪、怜爱弱小、崇尚

民主、敬畏祖先等文化理念，通过说部得以代代传承。

　　第三，独特的满族法文化蕴涵于道德伦理中。我国传统民族法文化都具有一定的道德取向，清

朝的建立使得满族承继了儒家的国家学说和伦理道德思想，即使清朝灭亡，作为道德规范的部分满

族法文化以家谱等形式得到保留和发展。

　　第四，独特的满族法文化蕴涵于家规族约中。满族的家规多是儿歌一样的四句骈文，朗朗上口，

其内容也多是父慈子孝的道德教化。

　　第五，独特的满族法文化蕴涵于宗教之中。萨满教是原始宗教，其逐渐形成了自然崇拜、图腾

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形式，萨满教对满族传统法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实体价值的输入，例如程序价值、

公平价值。

　　如果把过去宗法制度下的民族存在形态称为紧密型民族体。那么现代社会下相对松散的民族存

在形态则称为松散型的民族体。紧密型民族体的形成与存在，是紧紧依赖于宗法制度，甚至可以认

为两者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宗法制度失去了它存在的土壤，建国

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之下，残留地那点宗法文化也基本消失殆尽，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生

 5）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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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及城市化运动的发展，紧密型民族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第一，家族领

袖的统治地位以及整个宗法制度的衰落。第二，家族的解体使得习惯法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支撑，也

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传统村落社会的生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习惯法的逐渐衰落，习惯法不构

成我国法的渊源，习惯法的有效范围或作用逐渐缩小。第三，宗教生活不再是一种集体性仪式，信

仰宗教只是对个人幸福的祈祷，当中不再有社区集体的位置。萨满教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其中的神权法思想、神明裁判已经从生活中退出，穆坤早已不从事其中的一些工作，其社会威

信在群众中其实并不高。祭神仪式将成为生活中的表演形式，而不完全成为精神寄托，其后人更加

关注的是文化的传承，满族正在利用其文化的特殊性，开发相关领域的历史文化内涵，增加本民族

或地方的经济实力。

　　正是满族法文化的独特存在形态，才使得满族法文化所蕴含核心内容得以传承和发展。在当今

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满族作为一个紧密的民族体其实已经并不存在了，那么，它是否完全消失

或者解体呢？本文认为民族正在一个大历史范畴内经历着：紧密型的民族体―松散型民族体―
民族公民的发展过程。通过对满族法文化历史及活态的研究，根据本课题组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

满族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对于这种全新的姿态，我们既可以认为是一种传统的紧密型民族

体的衰落，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崭新的民族体形式的诞生。




